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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
受访人：西安交大二附院麻醉科李雪

来到前线的头两天，我没有立刻
上岗，而是按要求接受了培训。刚学
会穿脱防护服的那天下午，我接到通
知说当晚就要进病房，于是在午夜1
点上了岗。

防护服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重，
但确实很不透气，一旦穿上，就不能
喝水吃饭，上厕所也不行，下蹲拿东
西时需要慢慢蹲，不然衣服就会鼓
气；至于护目镜，一戴就起雾，我们
会提前用洗手液涂抹一层，但还是会
不停滴水珠。

虽然有这么多不便和困难，但是
姐妹们每天互相打气，下了班依旧有
说有笑，情绪明显没有出发前那么紧
张。前几天有同事过生日，我们还给
她 一 起 唱 生 日 歌 ， 用 泡 面 做 了 长
寿面。

生活物资一周补充一次，每次都
很充足，吃的、用的都够。有不少社
会 人 士 还 给 我 们 捐 赠 了 毛 毯 、 羽
绒服。

有女同事赶上生理期，上不了
班，其他人就自觉顶上，让她能休息
一天。

在救死扶伤这件事情上，不用刻
意强调分工，本来在医院里怎么分
工，来了这里还是一样，医护本就是
一家，已经出征到武汉，大家应当承
担起一样的责任和义务。

我们这些做医护工作的，就希望
大家都“平平淡淡”，能平安、健康
地回到家人身边去。

没在疫情严重地区的大家，应该
趁现在，毫不犹豫地抱抱你的父母，
抱抱你的爱人，抱抱你的孩子，抱抱
你的朋友。珍惜当下。

方舱医院里的感动
受访人：浙大四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
师蒋思懿

我所在的方舱医院里，很多患
者是从隔离点、其他医院转来的。
他们被转来转去，内心处于比较茫
然的状态。到了我们这里，因为方
舱内的基础条件相对较差，工作人
员都穿着防护服，他们还是比较恐
惧的。

所以有一天晚上忙完工作后，我
就回宿舍写了3页广播手稿。那天中
午，病人们正吃着盒饭，我在广播里
跟他们说：“请大家放心，也请大家
相信我们，我们有能力也有信心，保
障大家的安全。”

然后又聊起了我以前在武汉万松
园看到的田螺、又薄又脆的矮子锅
盔。我说我们浙江衢州的烧饼也非常
出名，等这次疫情过去，欢迎他们去
品尝。

方舱里有一些患者真的挺苦的，
他们从隔离点转到医院，又转到我们
方舱，有很多人的家人也在隔离，甚
至一家人都是重症。那天有一位患
者，她老公本来也在我们方舱治疗，
结果她老公情况不太好，转到其他医
院去了。

我特别感动的一点是，她始终体
谅、理解、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在
问她好不好的时候，她甚至可以微笑
着告诉我们她挺好的，但一提到家
人，她就哭了。

其实不管是在哪个位置上，是医
生、护士还是患者，大家都挺努力
的，真的。我们总会互相沟通，抱团
取暖。

普遍来讲，女性医务工作者的
抗压能力和体力相较于男性会差一
些。我们舱内的女性患者在这方面

也有类似表现，有失眠的，有焦虑
紧张的。

对于这些心理问题，我们都配有
心理专家。大后方的一些专家，也都
会给予援助。

我们的任务就是救死扶伤
受访人：无锡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护
士王云

今天是我到武汉的第26天。
临走时，我对 4 岁的儿子说：

“妈妈要出去一段时间，有人生病
了，我去给他们打针。”

儿子也不知道我到底干嘛去了，
就说：“你打针我要看的。”

说起我们的工作日常，配合医生
治疗病人当然是第一位，但照料患者
也是重头。

有一位 60 多岁的老爷子，1 月
27 日入院，病情很重。躺在床上输
液，起身漱口都做不到。

他得了口腔溃疡，疼得饭都吃
不下，我们给他喷西瓜霜，他却把
我们推得远远的，说：“我的病可不
能过给你们啊。”

等到元宵节那天，我想这是团
圆的日子，就问老爷子：“你想家
吗？”老爷子说：“我的家都散了。”
听到这话，我真的快哭了。

原来在他入院的那天，妻子被
送到隔离点，可他不知道是哪个
隔离点。儿子送他入院时，也被
确诊了，随即入院治疗。家人身
在何处、状况如何，他早已不清
楚了。

我从老人手机里找到他儿子的
电话，加上了微信。说来也巧，加
微信的那天，他儿子说快要出院。
第二天，果真就出院了，还把妈妈
也接回了家。

2月14日那天，老爷子一家三口
线上视频聊天。总算是团圆了。在武
汉，像这样的家庭肯定很多，他们从
来就没有放弃过，我们的任务就是救
死扶伤。

等 疫 情 结 束 后 ， 我 会 离 开 武
汉，可我不会忘记这位老人。我跟
同事说，他就像 《老人与海》 里的
桑迪亚哥，可以被毁灭，但决不会
被打倒。以后每当我想起他，我都
会觉得不管遇到什么事，总可以坚
持下去。

两块巧克力坚持一天
受访人：浙江省衢州开化县中医院护
士余琳欢

我是一名“95后”，今年是我做
护士的第四年。

2月15日那天，我所在的武汉科
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有了3位治愈出
院者，其中有两位来自我所工作的普
通病区，这让我很激动。

虽然说是普通病区，但实际上每
个病区都有七八位重症患者。在这
里，有的患者血氧饱和度只有 70%，
发烧烧到了41度。

医疗队规定每天每人工作 6 小
时，一天 4 班倒，白班夜班交替上。
但加上穿脱防护服、消毒等准备工作
的时间，每天至少有八九个小时在班
上；除了护理工作，病房里，病人的
衣食起居、收拾医疗垃圾、拖地扫地
都是我们来。

要克服的困难有很多。比如有一
天晚上我上后夜班，正要交接班的时
候，一个病人忽然大小便失禁，咳嗽
咯血，生命体征很不稳定，医疗队赶
紧做了急救措施，第二天好不容易联
系上了稀缺的重症床位，把他转到了
重症病区。

我们每天都是口罩、防护服、护
目镜、两层手套，全副武装。护目镜
上虽然每天都要涂洗手液，可是起雾
情况总难以避免。

有一天赶上一个患者要复查采
血，前辈老师的护目镜上全是雾，她
却一次就采血成功，她说自己是运气
好，我明白这不是什么运气，而是技
术好、感觉准。

我上班的时候一般都要垫上尿
不湿，为了尽量不大小便，在上班
前就开始少喝水，要吃东西就吃高
热量的，常常是吃两块巧克力坚持
一 整 天 ， 既 不 会 排 泄 ， 能 量 又 有
保障。

有人说女性相对于男性力量薄
弱，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女性，而是
战士。

我以前没来过武汉，听说武大的
樱花很美、美食很多，疫情过去后，
我也想去看一看、尝一尝。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受访人：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黄林洁

大年三十那天下午，我休假在
家，跟爸妈看电视、聊天，等着晚
上过年。突然，手机响了，是医院
领导打来的：“医院要组织紧急救
援队去武汉，今晚就出发，你要不
要报名？”

我跟爸妈简单商量了一下，他们
都说“去呗”。于是就开始收拾行

李，爸妈给我包饺子，吃完饺子我就
出发了。

我们救援队有医护人员 130 多
人，女同事大概有 80 人，在我们接
管的汉口医院呼吸科病区，半数以上
为重症患者。

女性在一线的确不容易，身体会
有生理期。为了照顾这部分同事，排
班时会做弹性调整。如无特殊情况，
基本上护士 4小时一轮岗，医生 6小
时一轮岗。上完一班，尽量休息 24
小时后再上岗。

我看到一线缺卫生巾的新闻了。
不过在我们救援队，有位同事专门负
责统计这部分物资需要，再由队里统
一采买。到目前为止，各项物资供应
都很及时。

现在，队里的抗疫工作已经走上
正轨，我跟同事们的日常就是管病
人、查房、开医嘱、根据病人情况调
整医嘱、写病历，日日如此。

病人出现胸闷是常有的，因为
缺氧；也有紧急突发状况，比如病
人血氧饱和度突然掉下来，这时医
生 护 士 齐 上 阵 ， 抓 紧 改 善 病 人
氧供。

一线医疗工作者不分男女，都
承担着救治患者的使命。如果有一
天离开汉口医院，我很想对这里的
同事说，他们坚持到现在真的很不
容易。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在不远的
将来。

（本文采写得到吴绪新、吴珊的
帮助，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感受武汉抗疫一线的“她力量”——

“保障大家安全，我们有能力也有信心！”
宋 爽 赵竞凡 陈 鑫

额头、鼻梁、脸颊、耳后布满了水泡与
勒痕，光洁的双手因长期与药水打交道变得
伤口密布……连日来，抗疫前线的女性医务
工作者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

2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医务人员是战胜疫情的中坚力
量，务必高度重视对他们的保护、关心、爱
护，从各个方面提供支持保障”。

在分秒必争的前线，“她们”有着怎样
的力量？真实境况与需求如何？本报采访了
5位在武汉一线战“疫”的女性医护人员，
让我们一起听听她们的故事。

她们是白衣天使，更是像你我一样有血
有肉的普通人。

图为李雪。 （受访者供图）

图为余琳欢 （左一） 与同事及治愈出院患者合影。 （受访者供图）

图为王云。 （受访者供图）

图为黄林洁出征前父母为她包的饺子。 （受访者供图）图为黄林洁出征前父母为她包的饺子。 （受访者供图） 图为蒋思懿的广播手稿。 （受访者供图）图为蒋思懿的广播手稿。 （受访者供图）


